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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庄 的 背 影
孙功俊

那个名叫垅埂的小村
如果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查找， 那个

名叫垅埂的小村，会隐藏得很深很深，根
本找不到它的影子。

如果在一张安徽地图里查找， 那个
名叫垅埂的小村， 同样会隐藏得很深很
深。但它旁边显示的巢湖，就会露出一片
蓝色的波浪来。

如果在一张庐江县图里查找， 那个
名叫垅埂的小村，就有点藏不住了，就会
彻底地一下暴露在眼前。

它的房屋，它的稻田，甚至它升起的
淡蓝色炊烟， 都会毫无保留地裸露在我
深深的乡思里。

一次次地写到垅埂
仿佛命里注定，你是我的故乡。像我

一样卑贱，像我一样弱小，像我一样面对
生活低着头。 用身体里的盐和天空下匍
匐的身影，换着夏天和秋天的粮食。

而在一些文字里，我一直叫她垅埂。
一大群孙氏的兄弟姐妹， 祖祖辈辈居住
的村庄，大地一样沉默，泥土一样古老。

村南的白湖，我们一直叫做大白河；
村北是一个又一个她姐妹般相似的村
庄。

雨水从天空一滴滴落下， 风把庄稼
一年一年吹熟，把村里人一茬一茬吹老。

有人在这里出生、成长；有人在这里
老去、默默过完一生；有人从这里出发，
从此远走他乡；更多更多的人，守着她和
她怀抱里的贫寒与温暖。

在这个世界，除了她，没有人记忆着
我的童年。

在这个世界，除了她，再没有任何一
个地方，让我如此热爱、牵挂、记忆与疼

痛。
一次次在梦里紧紧地亲近。
一次次在现实中又匆匆地远离。

这个村庄与我有关
这个村庄与我有关， 这个村庄的一

片屋檐与我有关， 这片屋檐下的某个人
与我有关。

这个村庄的白天与我有关， 风刮起
来，我飘成一片树叶；雨淋下来，我开出
一朵水花。

这个村庄的夜晚与我有关，月圆时，
是满满的祝福；月缺时，是深深的思念。

这个村庄的村道很窄，但和我无关，
我只想成为他回家的那条路。

这个村庄的夜晚很黑，但和我无关，
我只想成为他床头的那一盏。

蛙声：一种民谣
在村庄的田野上， 流行着一种最最

朴素的民谣。它水一样柔和，回荡在我春
天的家园。

这民谣， 有着抒情歌曲一样悠扬的
曲调。 清脆的音符，使天地湿润，使阳光
明媚。

蛙的身影，蛙的面容，仿佛是看不见
的。

它在整个家园。
它在整个民间。

墙上挂着一把锄
墙上挂着一把锄，身影逐渐斑驳，诸

多的陈年往事锈进了岁月里。
所有的经过都有记忆， 一把锄也不

例外。
那些锄过的杂草，锈进曾经的梦里；

那些大豆、花生、芝麻、红薯经过的夏天，

锈进远处的风景；那些春天飞起的柳丝，
锈进旧时的斑斓。

父亲已经走远， 荷锄人无法从时空
中折返。

挂在墙上的一把锄， 只能木然地看
着自己锈迹斑斑。

想念麦子
六月的乡村， 到处弥漫麦子成熟的

气息。
这个时节，我很想到田野上走走，穿

着母亲做的圆口布鞋，迈过丛丛杂草。
青蛙跳跃田间， 以这种朴素的方式

让道；麦穗点头哈腰，醉人的麦香沁入肺
腑；布谷鸟不停鸣叫：“割麦，插禾。 ”

我真想弯下腰身， 像村庄的父老乡
亲们一样，摸一摸沉甸甸的麦粒，看一看
绿油油的家园。可我笨拙的手势，却被挡
在了几千里之外的异乡。

空 巢
主人走了， 房屋院子还在。 满目荒

草，替主人坚守一块阵地。大门不知被谁
拆走了，留下的两个门框，孤零零地相互
守望着。

风走了，门前的那棵梧桐还在。越长
越高也越茂盛，不知道在等谁。

阳光今天走了，明天还会再来。这家
主人走了，还会再回来吗？

我只是偶然路过， 却忘不了门前的
那株梧桐，在夏日显着少有的绿意。

写诗的父亲
父亲是个民间诗人， 土地上的一株

株庄稼， 都是父亲亲手写出来的一首首
诗歌。

父亲写诗很辛苦，每一首诗，都要从

春天写到秋季。父亲写出的诗歌，虽不能
在报刊上发表，但这一首首诗歌，足以让
我们全家衣食饱暖。

如今，父亲已不再写诗，笔早丢进角
落里。 但父亲却常常望着村庄的那一片
土地，想起他写诗的那些日子。

再写青草
再次写到青草，春天已经走远。它独

自守着平淡的心事，就像一些人，胸怀大
志，委身民间。

在乡间，青草最终慢慢枯萎，或变成
牛羊们的饲料，或当作柴禾燃烧。青草不
像那些花朵们，浓妆艳丽，站在各种的风
景里。

那些牛们羊们， 它们是乡村最朴素
的文字，在青草的脚下排列成诗行。

以农人的名义
风解开了村庄夏天的纽扣，田野，用

一场赛跑赢得小麦。
村庄的肌肤被麦子映黄， 农人的汗

水将镰擦拭得铮亮，似一弯新月，高高挂
起。

当麦浪覆盖整个乡野， 村口的一棵
老槐树，静静地守候逐渐消瘦的池塘。田
埂边木刻般的老人和吃草的牛， 成了另
一帧风景。

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村庄人， 常年跻
身在城市的边缘。 记忆里无数次关不住
的乡愁，一下暗淡了我的目光。

行走在被岁月揉碎的阳光下， 在喊
疼的家园里迷失。沿着野草疯长的田埂，
我分明看到一群蚂蚁正焦急地逃离。

站在村庄荒芜的田野， 以农人的
名义，举起锈迹斑斑的锄头，又缓缓放
下……

酒 风
张 正

我们这里请人吃饭，不说吃饭，说吃酒，或者喝酒，“哪
天我请你喝酒！ ”其实被请的人未必喜欢喝酒，意思是来吃
顿饭。 喝酒和吃酒，含义有细微区别：没有具体事情，仅仅为
了联络感情，叫喝酒；有娶媳妇、嫁女儿、过生日、进宅这样
的喜事，叫吃酒，那是要出份子的。 若有人说“哪天请我吃
饭”，说话的人，大多是女性。 男人，哪怕平时滴酒不沾，说话
也要有十二分豪气：“哪天请我喝酒！ ”虽然发出邀请、希望
受到邀请的，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话，只不过是场面上的客
套，那个气概，还是有一点男人味的。 关系比较熟的，人又像
我这样比较不自觉，性格比较爽直的，不喜欢虚礼，有人发
出邀请：“哪天有工夫我请你喝酒！ ”我会说：“我现在就有工
夫。 ”要么：“改日不如撞日。 ”我不轻易主动说请人喝酒，说
了，一定要及时兑现，说到做到。

一张酒桌上，喝酒的人相互不说话不可能，通常的情况
是，酒杯一端，彼此嘴巴就管不住。 我不大喜欢酒少话多的
人。酒桌上说话，还是以言简意赅为妥。不要“一言堂”，发表
宏篇大论， 那样既耽误大家喝酒吃菜， 又不注意公共卫
生———你唾沫星飞溅， 别人还要不要吃了！ 那种自己不喝
酒，光会劝酒、闹酒，废话说上几筐几斗，面前杯子不见浅一
点的人，我也不喜欢。 喝酒，喝的不光是酒量，谁的身体都是
肉做的，几杯酒下肚，大多人的感受应该差不多，喝的还是
勇气和性格。 不能因为我多喝了，你少喝了，你就开心，像占
了大便宜，觉得自己智商高人一等。 酒量有大小，谁喝谁快
活，喝酒应以自愿为主，不要劝人太凶，强人所难。 那叫霸王
酒，迟早要喝出事。 我最不愿意遇上的喝酒场面，是一桌上
的人分出三六九等，有人像主持什么重大会议一样板着“政
治脸”“老板脸”，桌上只有一两个人可以说话，其他人均唯
唯诺诺，或默不作声。 那不叫喝酒，叫陪酒，活受罪。 有人将
酒桌看成是官场、商场等职场的延伸，我不习惯。 在我眼里，
喝酒是为了放松身心，是一种享受。 我最希望遇到的酒友，
是性格比较安静的，桌上也说话，一人一句，不紧不慢地说，
不说酒也不说工作，只说些有趣的闲话，偶尔话断了，冷场
了，喝酒，再说新的话。 谁也不劝谁多喝，你斟满，我也斟满，
彼此喝得七不离八，“好了，我够了！ ”好，那就大家都够了，
都不要再喝。 多好！

我一向认为，吃饭是生理需要，不得不吃；喝酒属娱乐
活动，乃精神需要。酒，让男人累许多；没有酒，男人更累。有
工作任务在身，常常不能喝酒，所以才有纪检、公安等部门
严格的“禁酒令”。 任务一旦完成，可以放松一下，如果是重
大任务胜利完成，还应该摆一摆“庆功宴”，开怀畅饮。 当然，
我这里说的喝酒，千万不能触及公款吃喝、大吃大喝、酒后
驾车等“高压线”。 同事、朋友、亲人间的正常交往还是不可
少的。 喝酒的最佳时间，无疑是晚上。 神仙也要吃饭、睡觉，
晚上吃饱喝足，上床呼呼大睡，调整一下，第二天同阳光一
起醒来， 心情明媚无比。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曹操的
“忧”，正是我所谓的男人的“累”，有时我也说“乏”———酒可
解乏。 一个阶段，全身心专注于某样事情，会感到十分困乏、
厌倦，甚至生出退缩、放弃的心思，这种情况下，不妨喝点
酒，喝得微醺，暂时忘掉一切，放松一下自己，然后重整旗
鼓，重新振作精神，继续投入先前专注的事情。 酒后的我，是
一个新我，精神焕发，精力充沛。 当然，是适量喝酒，不能过
量。 什么叫适量，各人依据自己情况而定，以不误事、不出事
为前提。酒后驾驶，是开车人的大忌。满嘴酒气，对服务对象
指手画脚，是窗口工作人员的大忌。 脸红脖子粗，对来访群
众口吐狂言，是执法者的大忌。 沉迷酒海，清醒的时间少，糊
涂的时间多，是为官者的大忌。 我们这里乡下，男人酒喝多
了，女人会骂一句颇粗俗的话。这是人的错，非酒之过。不要
说酒，就是水，人掉进河里，喝多了，也会死，我们不能因此
污蔑水不是好东西。 好与坏，实在不是评判酒的标准。 关键
在喝酒的人。 端起酒杯就把自己往死里喝的人，不死在酒方
面，也会死在别的方面。 酒品看人品，一个人喝酒时的种种
表现，也是他性格甚而人格的展示。 至于吃了不该吃的，那
更是“品”行不佳，为法度禁止。

小船悠悠 杨 南 摄

从父亲的目光出发
丁梅华

漫过清晨的曦光
在潮汐来临的时候
再次在故乡的字里行间
读懂了家园中袅袅升腾的炊烟
读懂了父亲熟悉而又陌生的情怀

从故乡到远方
距离已不再遥远
从一种过程到一种过程
相逢已不再是诱惑
从一个城市到一个村庄

已不再是一次轮回

从父亲熟睡的梦境出发
沿着田垄上原汁原味的诗韵
最真的梦是纸笺心语的倾诉
最真的情是风雨历程的生死与共

从父亲泪眼迷蒙的回首中出发
沿着注视中深深浅浅的小径
最真的旋律不再是心灵的搁浅
最真的祝福不再是黑夜温存的返青

花 馔
陈嘉瑞

三月伊始，百花盛开，一阵风过，
常常就会落英满地。这万般色彩的花，
除却可赏、可赞之外，有些还可食用，
这便是古时的“花馔”。

“花馔 ” 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词 ，
“馔”是饭食的意思。 “花馔”指的是用
植物的花卉做食材， 制作可以吃的精
美食品。

应该说，人类食花的历史是比较悠
久了。 当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开始采食植物果实的时候，植物的花卉
也就开始进入人类食物的范畴了。

商初大臣伊尹，幼时为庖人收养，
故而当初就精通烹调之术。他在“果之
美者”中说：“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
木之华。 ”“寿木之华”，即不死树木之
花，说明商时人们的菜食概念，是包括
了植物的花卉部分的。 《神农本草经》
中，将菊列为草中上品，认为“服之轻
身耐老”。屈原的《离骚》中有：“朝饮木
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的句
子，显出战国时代食用花卉之端倪。到
了汉代，菊花、兰花依然为人们食之所
爱，并且开始用之酿酒。 到了唐代，鲜
花入菜的记载就更多了。魏征的《五郊
乐章》有：“苾苾兰羞，芬芬桂醑”，说的
是在皇帝与百官举行的祭礼上， 有兰
花做成的佳肴和桂花酿造的美酒。 同
时，李峤的诗说：“令节三秋晚，重阳九
日欢。仙杯还泛菊，宝馔且调兰。”王维
的诗说：“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无
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 ”说在重阳节
的宫廷宴会上， 花馔并不局限于菊花
这一当令时花， 宫廷厨师还在菜肴中
加入了兰花、芍药等各种花卉，展现了
当时高超的烹饪技巧。

说到花馔， 值得一提的还有武则
天的“百花糕”。据《隋唐佳话录》记载，
有一年花朝节到了， 武则天率领宫女
们游园赏花。 看着那些争奇斗艳的各
种花儿，武则天突发奇想，令宫女们采
下大量的各种花朵， 回宫按她设计的

方法，将花和米混在一起捣碎，上锅蒸
制成糕 ，命名为 “百花糕 ”；在花朝之
日，用这种香糯可口的点心赏赐群臣。
这应是典型的花馔了。 食用牡丹的记
载 ，从南宋阙名的 《客退纪谈 》可见 ：
“孟蜀时，兵部尚书李昊每春时，将牡
丹花树枝分遗朋友，以兴平酥同赠，且
曰：‘俟花凋谢，即以酥煎食之，无弃浓
艳也’。 ”将牡丹花，用兴平酥这种油来
煎后食用。兴平位于如今陕西的关中，
这里的酥油，在当时应该是比较有名。
这是用油煎花卉的记载。此外，宋人林
洪的《山家清供》中，记载了十余种以
花为主料或辅料的饮食加工方法，是
中华烹饪史上珍贵的文献。花之多，有
梅花、牡丹、荷花、栀子花、文官花、菊
花 、桂花等 ，做法有蒸 、煮 、煎 、炸 、汆
等，其形类有菜、饭、粥、羹、糕等，丰富
多彩，不一而足。到了明代，高濂的《遵
生八笺》之一的“饮馔服食笺”中，收录
了先朝各代的花馔食谱。 至于清代的
各种著作，编辑花馔的内容就更多了。
至此，花馔发展臻于全盛。

花馔的发展，一直是皇家、民间两
条线。民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平民食
花的资料看到的不多， 更多的倒是朝
廷的御膳及高门大户的朱门厨房，他
们的各种花馔制作及享用展示。 上层
社会的这一习俗， 其中更有文人雅士
参与其中。 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的
冒辟疆，在其所著的《影梅庵忆语》中，
追忆他与秦淮名妓董小宛从相识到相
爱共同生活的种种场景， 其中就有这
样的记载：“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
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
此处，秀色可餐的花馔，已成为文人雅
士养生、养心、养德的一种生活艺术。

其实，民间的花馔不乏例子。如北
方乡下的“槐花麦饭”，就是把新鲜的
槐花采下来， 拌上面粉上锅蒸熟后食
用，属于地道的花馔，其香甜与营养，
使一代代人深存记忆。

□散 文

风中的麦香
燕鸿波

下了立交桥，我把两侧的车窗落
下来。 风趁着车窗落下的功夫钻进车
里。 仲夏时节的风带着季节的热辣，
把人的脸吹得热乎乎的。 不过，这股
热风好像有些不同，它似乎是带了些
味道的 ，我使劲地嗅了嗅 ，谜底终于
解开———是麦子的香气。

怎么会有麦子的香气？
我看了眼车外，找到了答案。 柏

油路两侧的麦田一望无际，满眼墨绿
尽收眼底，这偌大的麦田宛如一条条
长长的绿毯铺向天际，蔚为壮观。 在
那墨绿的麦穗之上还笼着一层淡淡
的金丝黄 ，黄绿交错 ，勾勒出一幅绝
美的田园风光图。 车上看总是不过瘾
的 ，索性把车停了 ，走进麦田近距离
观赏一番。

站在麦田前，空气中四溢的麦香
味使我恍惚，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
这熟悉的麦香了，这一片黄绿也已许
久未见，如今复见闻，不禁泪眼模糊。

我随手拔下一株麦穗，放在两掌
间不停地揉搓，搓完，用嘴轻轻一吹，
外皮随风散落，掌间显现出饱满的麦
粒。 手一抬，脖一扬，麦粒被我丢进嘴
里，牙齿轻咬，汁液四溅。 这麦香还是
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 。 农村出生的
我 ，吃了不少软嫩可口的青麦 ，以至
于麦子那特有的香味早已烙刻在我
的心间。

麦子如人，不同的阶段姿态也不
尽相同。 幼麦嫩绿，柔柔嫩嫩，可爱娇
人 ；青麦墨绿 ，直直立立 ，粗壮挺拔 ；
老麦金黄 ，弯腰弓背 ，静谧祥和 。 幼
时，每逢夏季，我总要去地里走一走，

去捉蚂蚱，去摘野果，当然，还有采吃
麦粒，闻闻麦香……可是后来，升学，
工作 ，我与土地 ，与麦田的关系开始
疏远，最后变得陌生，形同陌路。

前几年的一个仲夏 ， 开车回老
家 ，下了立交桥 ，抬眼便见两侧的土
地裸露着混黄的肌肤， 大片大片的。
那个时候 ，社会快速发展 ，大量年轻
人外出务工 ， 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
子，大量土地被荒废。 回忆起儿时在
田间肆意奔跑 ，麦香包裹全身 ，如今
又见农村这幅境况，不禁心生悲凉。

不过 ，这一次开车回老家 ，竟又
见大片大片油绿油绿的麦田重新利
用，不禁心生欢喜。 快到家的时候，正
好遇见外出归来母亲， 问她去哪了，
母亲未言先笑 ，笑过后 ，说道自己去
了地里，看看了小麦。 今年的小麦长
势不错，一定会是个丰收年。 说完还
不忘补充几句，现在种田，政策好，很
多在外务工年轻人回了老家，农村又
恢复了往日的朝气。

我很佩服母亲，她对土地的眷恋
掩藏在她的血脉里，她的一生都在与
土地打交道，即使是时代快速发展的
那几年，务工的同时她也没有抛弃土
地。 她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丢
了什么 ， 也不能把自己的命根子丢
掉。 我点点头，对母亲的话不可置否。

午睡过后， 我同母亲一起下地。
行于麦田，风乍起，麦香扑面而至，我
不禁感叹 ， 这是多少年未见的景象
啊。 想到以后的日子里，这大片油绿
的麦田在乡村还能经常看见，不禁对
未来的农村充满了期待。

麻袋里的酒
楚仁君

大哥喜欢吹牛，在老家是出了名的，大家伙
人前背后都叫他“大猫子”。

“猫子”是老家的一句土话，有吹嘘、瞎喷的
意思，还暗含着不靠谱的意味。跟被人宠爱的猫
咪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一外号，可不是什么好话，乍一听，给人
一种不牢靠，信不过的感觉。无意中，对喜欢猫
的人就多了三分戒备，五分提防。

一来二去，这“大猫子”的外号像长了腿一
样，很快传到大哥的耳朵里。初一听，大哥并不
意外，却像鬼一样地笑了，龇牙咧嘴地。这以后，
大哥对这一外号也不忌讳，反倒多了三分得意，
五分自豪。

事实上，大哥真是一个“大猫子”，名不虚
传。不管在哪种场合，只要一逮着机会，他便喷
着唾沫星子，敲锣打鼓地猫起来。

只是，有一点必须澄清，与其他好吹之人有
所不同，大哥喜欢猫俺们五弟兄的酒量。在他眼
里，俺们五弟兄个个都是酒海英雄，无人能比。
这个，成了大哥最喜欢猫的资本，津津有味，百
猫不厌。

大哥猫起我们五弟兄的酒量来， 就像夏日
午后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大哥挂在
嘴边的话是：“不是吹， 把俺们弟兄五个装麻袋
里，随便摸一个陪酒，都能把你喝到桌底下去。”

“嘻嘻，吹牛不上税，你就可劲地猫吧。”最
不服气的是几个老表，他们撇着嘴讥笑道。

大哥睨了他们一眼， 脸上挂着鬼笑， 回敬
道：“安丰塘不是挖的，八公山不是堆的，是骡子
是马拉出来遛遛，不信，你就抬着死人买棺材，
试试看。”

“大响晴天的，都叫你给猫阴了，你就是个
大猫子”。几个老表拍着巴掌笑起来，肩膀一耸
一耸的。

大哥继续猫道：“先打嘴，后讲话，俺丑话撂
在前头，哪天要是把你们喝出好歹来，横竖不关
俺们的事。”

有一个表哥不甘心， 胸脯擂得咚咚响，“谁
怕谁呀， 哪天到你家比试一下， 哪个不喝百盅
酒，就从桌底下爬出去。不是吹哩，俺一个人就
能把你弟兄五个摆过河。”

不久，打赌比试酒量的机会来了。
那年正月初六，几个表兄弟来给母亲拜年，

中午留他们吃饭。 还未开席， 大哥又开始猫上
了：“不是吹哩，把俺们弟兄五个装麻袋里，随便

摸一个出来，都能把你喝到桌底下去。”
几个表兄弟并不搭话， 只是嘿嘿地笑。看

来，他们是有备而来。
不出所料，大桌上刚摆了一碟盐豆子、一盘

花生米，斗酒大战便全线打响。我们五弟兄对阵
五个表兄弟，正好十个人，没搭外手。大家都敞
开酒量，你一盅我一盏地对决起来。

酒战正酣， 坐在上首的大哥忽然使了个眼
色， 我们弟兄几个心领神会， 立马分头寻找对
象，一对一地单挑。因人而异，各展强项，有的是
“三星照，四喜财，五魁首”地划拳，有的是“老虎
杠子鸡叨虫”地打老虎杠，还有的是“大头小头”
地猜洋火棒……五花八门儿，无奇不有之。

一时间，大的，小的，粗的，细的，各种叫喊
声混合在一起，地动山摇，直把房笆上的土震得
扑籁籁地往下掉。菜碗上落满了土屑、烟灰、唾
沫星子。

这顿酒喝的时间真叫长， 从中午一直喝到
晚上。结果可想而知，几个表兄弟真都喝到桌子
底下去了，一个呼天抢地的哭，一个躺在自己吐

出来的污物上睡着了，只有一个稍微好一点，对
着空酒瓶傻笑，像捡了金元宝似的。

看到这一出好戏，大哥满意地笑了，笑得跟
鬼一样，嗤笑道：“进门喜洋洋，出门手扶墙，你
们几个是大桌上搁夜壶，不是盛酒的家伙。俺没
猫吧，你们可服哩？”

大哥也有了醉意，说这番话的时候，舌头明
显短了半截。

那位一直不甘心的表哥，这下醉得最惨，回
家后吐了一宿， 两个多月后， 闻到酒味还直想
吐。打此以后，他在人前背后，再也不敢喊大哥
的外号了，他不打折扣地服了。

年初六的这顿酒，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
此，我们五弟兄的酒量在老家大名远扬，跟大哥
的外号一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重要的是，
大哥猫起来更有了自卖自夸的本钱，“不是吹
哩，把俺弟兄五个装麻袋里，随便拽一个出来，
都能把你喝到桌底下去。不信，你去问俺那几个
老表……”

私下里， 俺们弟兄几个都劝大哥以后收敛
些， 免得惹人笑话。 大哥却黑着脸说：“你不知
道， 俺伯活着的时候不能喝酒， 村里人都欺负
他，说他不是个男人。 现在好了，谁也不敢说俺
们弟兄喝酒不行，随便欺负俺了……”

我愕然，眼睛里辣辣的，像倒进一盅酒。

□诗 歌


